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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传统创新意识发微

李光福

［提 要］中国人自古崇尚创新，其创新意识具有多方面的意蕴和独特的逻辑。天地之化日新、与

时偕行、变则通、人有日新之命等，构成传统创新意识的哲学理据和主要内容。该意识在几千年的岁

月中传承不息，是推动中华民族变革创新的重要动力，对今天的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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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常听人说，传统国人消极、保守，缺乏创新精神，中华文化创新意识淡薄。这其实不准

确，至少片面。中国人自古崇尚创新，极富创新意识。如果不是这样，那么在人类历史上就不会

出现灿烂辉煌的华夏文明? 本文拟深入中华文化，按照传统国人的思维逻辑，揭示和彰显中国传

统的创新意识。

一、天地之化日新

与现代人从人类社会或人自身寻找人行为的依据不同，传统中国人确信人来自宇宙，人类的

根在宇宙，而倾向于从宇宙找寻人行为的根据，基于宇宙论来说明人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。在

传统国人看来，人类所依托的宇宙是一个生机盎然、变化日新的洪流。古老的 《周易》就蕴涵

这种看法。明末清初金圣叹释“易”云: “‘易’乃大千之变易。大千本无一有，更立不定，

‘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’之谓也”①。 “易”指宇宙的变化，宇宙永远处于不断更新的变化之

中。而作为 《周易》之重要组成的 《易传》则称: 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， “刚柔相推而生变化”
( 《周易·系辞下》)，“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” ( 《周易·乾·彖》)，“至哉坤元，万物资生”
( 《周易·系辞下》)，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( 《周易·系辞上》)，“富有之谓大业，日新之谓盛德，

生生之谓易”( 《周易·系辞下》)。这是说，由于阴阳或乾坤的交互作用，宇宙充满生机，不断

创造新事物，万物层出不穷，日新月异，世界因此而丰富多彩，气象万千。生生不息，不断创新

是宇宙最根本的规定性。《周易》所理解的宇宙是一个生生不息、不断创新的宇宙。

这一认为宇宙变化日新的观念，在中国历史中持续传承。魏晋郭象视宇宙为一变化日新，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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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然的过程，说: “日夜相代，代故以新也。夫天地万物，变化日新，与时俱往，何物萌之

哉? 自然而然耳”( 《庄子注·齐物论》)。唐孔颖达言: “自天地开辟，阴阳运行，寒暑迭来，

日月更出，孚萌庶类，亭毒群品，新新不停，生生相续”②。世界上的事物都处在“新新不停，

生生相续”的进程中。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更是提出“天地之德不易，而天地之化日新”( 《思问

录·外篇》) 的论断，强调天地的生生之德不变，天地万物的变化日新月异。在王夫之眼中，世

界的变化日新一方面表现为“谢故以生新”③，“荣枯相代而弥见其新”④，一事物变为另一事物，

新事物不断代替旧事物; 另一方面表现为“质日代而形如一”( 《思问录·外篇》)，事物形式依

旧，但实质已发生更新。他指出，有些事物从形式上看似乎没有什么改变，其实它的内容时时刻

刻都在变化更新。今日之物从形式上看与昨日之物没有两样，但在内容上看已不是昨日之物。他

举例说: “今日之风雷非昨日之风雷，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。” “江河之水今犹古

也，而非今水之即古水; 灯烛之光昨犹今也，而非昨火之即今火。水火近而易知，日月远而不察

耳。爪发之日生而旧者消也，人所知也。肌肉之日生而旧者消也，人所未知也。人见形之不变，

而不知其质之已迁，则疑今兹之日月为邃古之日月，今兹之肌肉为初生之肌肉，恶足以语日新之

化哉!”( 《思问录·外篇》) 大至日月，小至人的毛发、细胞，都在发生着更新。因此，从总体

上看，宇宙是生生不息，变化日新的大流。在时间的流动中，每一时刻都有创造、创新: “未生

之天地，今日是也; 已生之天地，今日是也。唯其日生，故前无不生，后无不生”⑤。王夫之给

我们描绘的是一个变化日新、不断创新的宇宙，世界上的事物“推故而别致其新”⑥。一旦不能

更新，就必定走向死亡: “守其故物而不能日新，虽其未消，亦槁而死”( 《思问录·外篇》)。

承认宇宙变化日新几乎是传统国人的一个共识。但传统国人并不像古希腊的“爱智者”那

样探索自然，思考宇宙只是源于对自然的“惊异”，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欲。他们思索宇宙

是为了寻求人行为的根据和准则，探求宇宙法则是为了说明做人的道理。“推天道以明人事”⑦，

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逻辑。这一宇宙变化日新的观念在历史上的影响主要在于，为传统国人的

现实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宇宙论根据。有什么样的宇宙观，就有什么样的生活样式。传统国人宇宙

变化日新的信念，实际孕育着他们的创新意识。这一宇宙观能够激发传统国人的创新冲动，鼓励

人们以自身的创新回应宇宙的创新，推动人们将宇宙的创新精神落实于社会的各个方面，使人们

比较容易选择和接受变革创新，相信推陈出新的必然性。传统国人正是基于这一宇宙观，以与生

气勃勃、洋溢创新精神的宇宙相一致，才积极倡导开创新局面，日新其德，日新其业。《易传》

主张置身于宇宙变化创新的大流，人类要分享宇宙的创新力量，“与天地合其德”(《周易·乾·

文言》)，以人的创新来承继宇宙之创新，而成就人类生命之价值: “继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”
( 《周易·系辞上》) 王夫之倡导人与世界的变化日新相协调: “天下日动而君子日生，天下日生

而君子日动。”⑧人充分体现宇宙之“日新”精神，不断进步，不断改变和丰富自身: “日新盛

德，乾之道，天之化也。人能体之，所知所能，皆以行乎不得不然而不居，则后日之德非倚前日

之德，则德日盛矣。”⑨北宋王安石不仅将新陈代谢看作是自然的法则，而且视为人类社会的法

则，肯定变法革新的合理性: “有阴有阳，新故相除者，天也。有处有辨，新故相除者，人

也。”⑩“新故相除”即新旧交替，新的代替旧的。由此可见，历史上的中国人是深切感受到了宇

宙变化日新的脉动，从中获得创新的信心和力量的。中华民族的一些杰出志士是从宇宙的变化日

新获得感召，而投身各种创新实践，从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的。应该说，传统国人天地之化

日新的宇宙观是一种支持创新的宇宙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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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与时偕行

传统国人不仅感受到宇宙的变化日新，而且发现这种变化是因时而变、 “与时偕行”的。
《易传》有明确的表述。如言: “天地盈虚，与时消息，而况于人乎?”( 《周易·丰·彖》) “天

下随时，随时之义大矣哉!”(《周易·随·彖》) 天下万物的变化都是依从一定的时令而进行的，

因时而变是宇宙的一大规则。万物因时而变，而人当如何? 信奉“天人合一”哲学的古人给出

的答案是: 与宇宙的节律协调，顺应时势的变化，以变应变，“与时偕行”。在古人那里，“与时

偕行”的“时”并不单指时间、时令，还指时机、环境和条件，泛指客观事物的现实状态及其

发展趋势。而人必须“与时偕行”的原因在于，不断变化的客观时势对于人具有不可抗拒的第

一性和先在性，人从根本上没有根据自己的意志，选择客观时势的自由。面对客观时势，人所能

做的唯一正确的选择，就是直面而因应之。人只能立足于现实的时势而进行自己的选择，只能顺

应时势的变化，借助时势变化所提供的机会和条件而寻求相应的发展。因此，《易传》说: “损

刚益柔有时，损益盈虚，与时偕行。”( 《周易·损·彖》) 在天地之间，事物的增减、盈亏，都

有适宜的时机和条件。人要审时度势，应时损益。

在 《周易》体系中，六十四卦中的每一卦、每一爻都代表着一个特殊的“时”。这些“时”

连起来是事物的发展过程，发展过程中的某一点则是一“时”。“时”是变化的形式或特殊表现，

事物运动变化以“时”的形式展现出来。每一“时”都是在特定空间展现的特殊情境，这种情

境下含有适合它自身的变动和形势。人若顺应这种变动和形势而采取适当的措施，作出适当的反

应，则称之为“得时”，反之就是“失时”。“得时”则吉利，“失时”则凶险。行为者一定要研

究所面临的特定情境作出合适的调整，以“得时”。所以 《易传》说: “时止则止，时行则行，

动静不失其时，其道光明”(《周易·艮·彖》)。呼吁“君子藏器于身，待时而动”(《周易·系

辞下》)，“终日乾乾，与时偕行”( 《周易·乾·文言》)。

从时势的变化进而提出人必须“与时偕行”，是 《周易》的一个重要思想。其实，这也是古

人普遍认同的理念。在先秦， 《管子》主张国家政策应该从实际出发，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:

“随时而变，因俗而动” ( 《管子·正世》)。西汉 《盐铁论》言: “明者因时而变，知者随世而

制”( 《盐铁论·忧边》)。郭象称: “时移世异，礼亦宜变” ( 《庄子注·天运》)。北宋程颐认

为，“随时变易”是宇宙的普遍法则: “凡天地所生之物，虽山岳之坚厚，未有能不变者也。
……唯随时变易，乃常道也”瑏瑡。要求人“随时变易”: “君子之道，随时而动，从宜适变，不可

为典要”瑏瑢。在传统国人的头脑中，“随时而变”、“因时而变”、“随时变易”等，与“与时偕行”

是一个意思。它不仅是自然界、也是人类社会的准则。
“与时偕行”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。今天我们说，与时俱进的本质是开拓创新，而中

国古代的哲人实际上已经意识到变革创新是“与时偕行”的题中应有之义。在程颐看来，变革

创新是“与时偕行”的必然体现。他在解释 《周易》 “革”卦时说: “推革之道，极乎天地变

易、时运终始也。……时运既终，必有革而新之者”。 “天道变改，世故迁易，革之至大也”瑏瑣。

在王夫之的观念中，“与时偕行”即“更新而趣时”。他说: “道莫盛于趣时。……时驰于前，不

知乘以有功，逮其失而后继之以悔，及其悔而当前之时又失矣。……往而即新，以尽其乾惕，然

后得吉焉。……更新而趣时尔”( 《思问录·内篇》)。他告诫人们应当把握时机，随着时代的步

伐前进。只有趋时更新，有所创新，才能取得成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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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对宇宙与社会不断变化的时势，人应“与时偕行”，变革创新，是传统国人思维的一个基

本逻辑。立足于宇宙、社会变化的大背景，从因时而变、与时俱进的视角论证变革创新，是传统

国人的一大特点。一旦敏锐地觉察到时势的变化，便积极谋求变革创新。中国的春节习俗就有这

方面的寓意。王安石 《元日》诗云: “千门万户瞳瞳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”瑏瑤。说的是成千上万

的人家都在太阳初升，阳光灿烂之时，拿着新的桃符换去旧的桃符，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。春节

这一天的“瞳瞳日”是时势，“总把新桃换旧符”是人们“与时偕行”的举动，寓意除旧布新。
“与时偕行”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像一座大海上的航标，一直导引着国人顺应时势的变化，积极

进取，变革创新。清末康有为根据当时的形势，就依照“与时偕行”的逻辑，大声疾呼: “方今

当数千年之变局，环数十国之觊觎，既古史所未闻，亦非旧法所能治。……故今当以开创之世治

天下，不当以守成之世治天下。盖开创则更定百度，尽涤旧习，而气象维新”瑏瑥。可以说，禀持

“与时偕行”的理念是中国人千百年来不断谋求变革创新，保持旺盛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三、变则通

在现实中，传统国人普遍认可变革创新。《易传》认为上古圣人都是中华文明肇端的大发明

家。它列举伏羲创八卦，作网罗; 神农 ( 炎帝) 造耒耜，开集市; 黄帝、尧、舜等制衣裳，为

舟辑，发明杵臼、弓矢、宫室、棺椁、文字; 赞美“黄帝、尧、舜氏作，通其变，使民不倦，

神而化之，使民宜之”( 《周易·系辞下》) 的丰功伟绩。“通其变”指对前人创造的变通革新，

“神而化之”则是形容古圣的神奇创新。《易传》奉圣人为发明创新的典范，说: “备物致用，立

功成器以为天下利，莫大乎圣人”( 《周易·系辞上》)。这对后人的创新、特别是科技创新具有

激励和保护作用。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，是因为在他们心目中，炎帝和黄帝是中华文明发明创新

的始祖。中国人对炎黄二帝的崇拜，体现的是对创新的推崇。
“革故鼎新”是沿用至今的一个成语。若溯其源，须回到 《周易》。《易经》有“革”、“鼎”

二卦，《易传》称: “‘革’，去故也; ‘鼎’，取新也”(《周易·杂卦》)。“革”卦的卦画为“下

离上兑”。其 《彖》曰: “‘革’，水火相息，二女同居，其志不相得，曰 ‘革’”( 《周易·革·

彖》)。这是以水火相灭，二女相争来解释“革”卦。按此说法，“革”即对立面相排斥，使原

有的局面发生改变。王夫之释之云: “其义为改也，变也。……物之不用其已然，而以改革为用

者也。故曰 ‘革故’也”瑏瑦。“革”的含义是改变、变革旧物，但革旧必须布新。所以 《序卦》

言: “革物者，莫若 ‘鼎’，故受之以 ‘鼎’” ( 《周易·序卦》)。“革”卦之后便是“鼎”卦。
“鼎”卦的卦画为“下巽上离”。其 《彖》曰: “鼎，象也。以木巽火，亨饪也”( 《周易·鼎·

彖》)。“鼎”是三足炊器，用于燃火烹饪。“鼎”的功能是煮生为熟，变旧为新。“鼎”的大旨

为更新、立新。 “革故”必然“鼎新”，只有“鼎新”才算达到变革的目的。这便形成了 《周

易》的一大要义: “革故鼎新”。所谓“革故鼎新”就是去除旧的、过时的、失去生命力的东西，

创造和建立新的、有生命力的东西。
《周易》蕴涵着中华民族变革创新的重要文化基因。 《周易》认为事物发展达到一定限度，

必要引发变革。《易传》从功能的角度给传统国人开出了一个著名的哲学公式: “穷则变，变则

通，通则久”( 《周易·系辞下》)。意为事物发展到极限，陷入困境，就须谋求变革创新; 实现

了变革创新，就能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; 而有了这广阔的发展空间，才可以保持长久的生命力。

只有通过“变”，才能赢得“通”和“久”。只有变革创新，才能变原来的“山穷水尽疑无路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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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为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。变革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关键和动力。《周易》所说的“穷———变———

通———久”是一个周而复始，循环往复，不断持续的过程。变革创新促成发展，而发展到极致，

按照 《周易》“无往不复”、“否极泰来”的逻辑，还需要再变革、再创新。这可以说是一种不

断谋求变革创新，从而不断发展的创新发展观。《周易》“变则通”的思想是传统国人的基本信

条。历史上的中国人每当感到发展陷入困境，耳边就会响起 《易传》“变则通”的古训，从中获

得启迪，勇敢地走上改革创新之路。

传统国人的创新意识在社会政治领域有突出的表现。《诗经》即有“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”
( 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) 的诗句。意为周虽是小邦旧国，但却负有取代殷商，除旧布新的使命。
《易传》宣称类似汤、武那样推翻旧朝，建立新朝的革命既顺应天道，又符合民意: “天地革而

四时成; 汤、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。”( 《周易·革·彖》) 除了革命，传统思想家们更热衷

于变法即改革。在从春秋到清末的二千多年中，变法的呐喊此起彼伏。商鞅变法言: “当时而立

法，因事而制礼”( 《商君书·更法》)，“世事变而行道异” ( 《商君书·开塞》)。王安石变法

称: “圣人之心不求有为于天下，待天下之变至焉，然后吾因其变而制之法耳。”瑏瑧变法不是出于

个人意愿，而是源于世事的变化。中国历史上频繁出现的变法运动，有的成功，有的失败。不论

成功与否，均具有制度创新与政策创新的内容。

在学术上，传统学人也有浓厚的创新意识。在先秦，孟子即言: “君子深造之以道，欲其自

得之也。”( 《孟子·离娄下》) 后代的学者便将“自得”作为治学宗旨。程颐明确倡导“学莫贵

于自得”瑏瑨。“学贵自得”就是要在学术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。而要在学术上形成自己的独立见

解，就不能墨守成说，步人后尘。清初顾炎武认为，做学问最忌讳人云亦云， “《曲礼》之训

‘毋剿说，毋雷同’，此古人立言之本。”瑏瑩古代学人不仅讲究“学贵自得”，而且奉“成一家之

言”为学术理想。自司马迁提出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 ( 《汉书·司马迁

传》) 后，许多学者竞相效法司马迁，穷其一生，务求“成一家之言”。中国古代学人正是怀抱

这样的学术志向，故在史学、哲学上有不俗的建树。

在文学艺术领域，传统国人的创新意识更为强烈。翻开中国文学艺术史，映入我们眼帘的

是: 诗词、歌赋、书法、雕塑、山水画，争奇斗妍; 楚辞、汉赋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、明清小

说，各领风骚。中国古人在文学艺术上有很高的造诣，创造了极为繁富的艺术珍品，令人一唱三

叹，流连忘返。这与他们自觉的创新意识有密切的关联。南朝萧子显认为，弃旧创新才有文学的

繁荣: “在乎文章，弥患凡旧。若无新变，不能代雄。”瑐瑠宋欧阳修将“新”作为好的艺术作品的

标准: “若意新语工，得前人所未道者，斯为善也。”瑐瑡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家们生活在这样一个

崇尚创新的氛围中，其创新才能自然得到充分的发挥。

四、人有日新之命

推动创新，最紧要的是培育人的创新品格。儒家提倡“日新”，希望人具有“日新”意识和

“日新”人格。儒家的“日新”虽侧重指人在道德和价值意义上的创新，但与现代创新精神高度

契合。《周易》有“日新其德”的说法。儒家重要经典 《大学》继承 《周易》的“日新”思想，

提出“三纲领”、“八条目”，将“自新”与“新民”作为教化的目标。所谓“三纲目”即“大

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新民，在止于至善” ( 《大学》)。按宋朱熹的解释，“新者，革其旧之谓

也”瑐瑢。“明明德者，所以自新也”瑐瑣。“明明德”是自我修养，自我更新，彰显天赋美德; “新民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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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是革新人心和老百姓的见识道德，使民新，造就新民。从“自新”到“新民”，旨在培养新

人，并使之达到“止于至善”的理想境地。所谓“八条目”即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

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。“三纲领”与“八条目”密不可分，其宗旨一以贯之。朱熹曾这样

晓喻此理: 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者，明明德之事也; 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者，新民

之事也”瑐瑤。《大学》注重个人道德上的“自新”和普通民众的弃旧图新，已将创新的范围由政

治和社会领域延伸到了人生领域，将创新的精神提升到了人生观的层面。《大学》在人生观的层

面高扬“日新”，特别引了商汤刻在浴具上的铭文: 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”( 《大学》)。这

是把除旧更新看成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，要求人们具有“日新”人格，积极进取，日日除旧，

时时更新，持续创新。
《大学》的“新民”、“日新”思想在后世有积极的回应。程朱一再表示，古本 《大学》的

“亲民”作“新民”解，强调对人的旧思想、旧观念、旧习俗等的更新和改造，“以去其旧染之

污”瑐瑥。王夫之视“新民”为儒者的使命和责任，说: “新民则必使家国天下之无不新。”瑐瑦许多仁

人志士将“日新”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，以“日新”自勉，鞭策自己不断创新。唐诗人白居易

以“日新”为座右铭，赋诗云: “千里始足下，高山起微尘; 吾道亦如此，行之贵日新。”瑐瑧程颐

追求在学问上不断创新，在修养上不断进步，说: “君子之学必日新。日新者，日进也。不日新

者必日退，未有不进而不退者。”瑐瑨

儒家倡导“日新”、创新，是以承认人的创造性为前提的。承认人具有创造性是儒家的一个

基本预设。荀子的思想就具代表性。他虽然看到人性丑恶的一面，提出“性恶”论，但他对人

并没有绝望，而弘扬我们现在所说的人的创造性。他用“伪”这个概念来表示人的创造性: “可

学而能，可事而成之在人者，谓之伪。”( 《荀子·性恶》) 认为这是一种人基于自己的心智和后

天努力的现实创造性: “心虑而能，为之动，谓之伪。虑积焉，能习焉而后成，谓之伪。” ( 《荀

子·正名》) 正是人的这种创造性，才带来了人类文明的繁荣昌盛: “伪者，文理隆盛也。”
(《荀子·礼论》) 所以，他推重人的创造性: “人之性恶，其善者伪也。”(《荀子·性恶》) 强调

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，就在于他实现了创造性: “圣人之所以同于众，其不异于众者，性也; 所

以异而过众者，伪也。”( 《荀子·性恶》)

为了激发人们的创新意识，王夫之一方面讲“天地之化日新”，人置身于变化日新的宇宙洪

流中，要体现宇宙的“日新”精神; 另一方面将日新精神引入人性论，别开生面地提出了“人

有日新之命”的命题。人缘何有“日新之命”? 他作了多方面的阐述。从人性的形而上根源看，

王夫之虽仍讲“天命之谓性”，但由于他认为宇宙是生生不已，变化日新的，所以在他看来，禀

受天命之人性不是一次生成，而是不断生成，变化日新的: “天日命于人，而人日受命于天。故

曰性者生也，日生而日成之也。”瑐瑩他因此强调: “惟命之不穷也而靡常，故性屡移而异。”瑑瑠从人

区别于动物的维度，他说: “禽兽终其身以用天而自无功。人则有人之道矣。禽兽终其身以用其

初命，人则有日新之命矣。有人之道，不谌乎天; 命之日新，不谌乎初。俄倾之化不停也，祗受

之牖不盈也。”瑑瑡动物只能利用天赋本能生活，人却有巨大的能动性，能够变革本能，不断改造人

性，得到“日新之命”。王夫之不承认人性是人生之初就确定了的。他反问道: “性也者，岂一

受成形，不受损益也哉?”瑑瑢他以为人是“未成可成，已成可革”瑑瑣，可以变化革新的。如果把人

看作是受生之际就已完全定型而一成不变的东西，那么，人和器物就没有什么不同了: “谓生初

之仅有者，方术家所谓胎元而已”，“为胎元之说者，其人如陶器乎?”( 《思问录·内篇》) 王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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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提出“人有日新之命”，是认“日新”为人的天命、人的本质规定。这是对儒家“日新”观

的一大发展，并在今天有积极的现实意义。因为只有激发每个人的创新意识，使每个人都具有自

觉的创新意识，才会有社会的全面创新。

与儒家从历时态强调“日新”的旨趣不同，道家则从共时态凸显理想人格的与众不同。老

子说: “圣人欲不欲，不贵难得之货; 学不学，复众人之所过。”( 《老子·64 章》) 他心目中的

圣人追求一般人所不追求的事物，学别人不学的东西。这是一种异乎寻常、超凡脱俗的人格，也

是一种创新性人格。古今中外，大凡创新人才都有超乎常人之处，他们与众不同的追求往往孕育

着惊人的创新。只是模仿别人，肯定不会有创新。老子似乎已认识到了这一点。他说: “天下皆

谓我大，大而不肖。夫唯不肖，故能大。若肖，久矣其细也夫。” ( 《老子·6 库》) 大意谓天下

的人都说“我”很了不起，不像任何人。正因不模仿人，追求与众不同，所以才能了不起。如

果是模仿他人，那就只能渺小了。这种对与众不同的执着，十分有利于创新人格的养成。

综上所述，传统国人富有创新意识，其创新意识具有多方面的意蕴和独特的逻辑，并在几千

年的岁月中传承不息，是推动中华民族变革创新的重要动力。当然这不否认传统国人有保守的一

面，但保守并不总是消极的。创新与保守常常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两翼，二者相辅相成，互

为基础，缺一不可。无创新，一个民族缺少活力，其文化难以发展; 无保守，一个民族创新的优

秀成果则难以累积，民族文化难以延续。重要的是维持二者的平衡。由于相对而言，创新难，守

成易，所以人们一般更重视创新。古人亦如此。而我们今天发掘中国传统的创新意识，对于激发

中华民族的创新基因，强化国人的创新意识，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是具有积极意义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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